
卓敏在平静地生活着，虽然有他会想起沈，会想起他在年里那苍白的脸，想起他孩子般纯净的笑

脸，想起沈繁曾经用包口香糖的锡纸卷成一个圆圈，然后一本正地用这枚“戒指”向她求婚的情

景。卓敏记得自己那时就答应了，即使在别人看来这一切都是那么好笑，然而她爱沈繁。当然，

她也会时常陷入深深的自责中。她想自己一定是伤害了林岩。她清晰地记得那年生日那天，林岩

在楼下等待，冰天雪地，昏黄的灯光下林岩那长长的影子。每次想到这些，她又会拿出那些斑斓

的雨花石。卓敏现在有时回去用雍和宫，为了这两个她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静静的祈祷，希望

沈繁的身体能慢慢好起来，林岩可以幸福。  

   
离开了卓敏的沈繁，过得不好，他的身体依然很弱。他现在已经和医院的医生成为了朋友。他有

时和医生打趣地说道，“大夫，咱们是前世就认识吧，而且我一定对您不好，要不今生怎么‘犯’

在您的手上，我身上都是您给的针眼。”大夫总是笑笑告诉他，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也会想起卓

敏，想起曾经像蜜一样的日子。有时，他也会问自己，为什么不能接受卓敏，为什么拒绝她的爱，

隐藏自己的真情。每到这时，他总会想起很多很多。他知道卓敏对他好，但是他总是希望能够将

一个更加完整的完美的自己交给卓敏。在他的心里，有一些事情挥之不去……  

   
一个周五的晚上，沈繁背着他的那个泛黄的背包，挤在熙熙攘攘的北京火车站大厅里。他等待着

开往深圳的列车进站。他和父亲说因为工作要出差一段时间，具体多长不好说。因为他也不知道

要去多长时间，能不能见到想见的人，是否可以处理好一切。  

   
火车缓缓开动，窗外是北京美丽的夜晚。沈繁看着车窗外的景色：明亮的灯光，送别的人群，渐

渐地，刚才有些忙乱的心平静了下来。但是，他的心里却是灰蒙蒙的，像笼着一层浓浓的雾，让

自己也看不出自己心里到底在想着什么，期盼着什么。他不知道能不能见到叶枫，这个曾经和他

“相濡以沫”的朋友，不知道能否让他了解自己的想法。火车飞速地行驶着，窗外的景物一闪而

过，以往的一切就像是电影在一幕幕重放。  

   
叶枫是沈繁的高中同学。到如今，他们已经认识七年了。沈繁还清楚的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的

情景，他清楚得记得是自己先伸出手和叶枫握手，似也就是那个时候，从两只手碰触地一刹那，

就意味着他们的一生将会永远纠缠在一起。在别的同学看来，他们成了要好的朋友，但是叶枫总

是觉得在他和沈繁之间总是隔着些什么，沈繁没有那么坦诚。他曾经试探地问过沈繁，而沈繁也

只是巧妙地回避过去。正如叶枫送给沈繁的评价：很善良，但太敏感，骨子里有种自卑感，所以

有时会自闭。在沈繁看来，叶枫是个不错的兄弟，但是自己心里的苦楚和压抑是不能和他说的。

因为他觉得那些自家的事情是不足以向外人说的，他也不想让郁闷自己的事情给朋友带来不好的

情绪。沈繁觉得，叶枫是一个特别勇敢，还有点叛逆的男孩子。也许是因为叶枫的父母都是军人，

对叶枫的要求和期待也非常的高。有时候叶枫因为各种事情发脾气，或者钻上牛角尖总也出不来，

沈繁就会说：军人家庭的孩子，正值青春期，加上自命不凡，就是这么让人难以理解。每到这时，

叶枫也会傻傻地笑笑，有时他会像只发怒的狮子向沈繁扑过去，“让我好好教训教训你，看你以

后还敢不敢拿我开涮，”两个人就打作一团。想到这些，沈繁觉得好轻松，让这漫漫的一段旅程

也变得轻松了不少。他想起了有关叶枫的种种。那时在班上，他的文采是最棒的，每次作文课他

的文章总是范文。他熟读中国的古典文学，有深谙外国文学，特别是对中国的古代诗词很钟情。

每次沈繁总会像个白痴一样听叶枫为他讲解某段诗词，真是享受。他又想起叶枫的自负。还记得

有时他会拿着鲁迅先生的一篇小说，告诉沈繁这篇小说有多么深奥，你一定读不懂，把沈繁弄得

一头雾水……  

   



已经入夜了，火车上的大部分旅客都渐渐睡去了。沈繁有些困，但是他不想睡，因为每次想到这

些事情他都会兴奋。火车向前方奔去，车窗外是黑暗的天地，夜色静静的流动。黑夜的背后隐藏

着什么，明天会是什么样子，就像沈繁此刻的心情，对未来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但他却满怀期

待。他现在真想马上见到叶枫，不过他再一次告诫自己，一定要冷静，不管即将出现在他眼前的

叶枫是什么样子，他都一定要冷静，要控制住自己。  

   
沈繁已经不记得自己在火车上过了多久，他只知道离深圳还有那么一段距离，或远或近。他夜里

睡得并不踏实，白天反而昏昏沉沉地睡了好几次。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深圳的月光已经透过车

窗照在这个年轻人的脸上了。一路的颠簸让沈繁有些疲倦。他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间小旅馆住下，

一切收拾完后他好好地洗了个澡，便一头扎到床上睡去。 

   
沈繁睡到了中午，确认自己清醒后，他想了想，拨通了叶枫的电话：  

“枫，你好，我是沈繁。”  

“沈繁？真的是你？”  

“嗯，是我。”  

“好久不见了。你换号了，联系不上你。你…..最近好吗？”  

“还好。我在深圳。”  

“什么？你在深圳？现在吗？”  

“我正好过来办点事情，所以想顺便看看你。有时见吗？能不能赏个脸。”  

“看你说的，当然有。就今天晚上吧，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火车站旁边的一个旅馆。”  

“嗯……好吧，晚上六点你在火车站广场西侧的银行前面等我，怎么样？”  

“好，不见不散。”  

……  

   
挂上电话，沈繁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没有想到许久不见后的这一段通

话是这么轻松，就像这么多年他们从来没有失去过联系，还像以前那么熟悉，那么亲密。他换上

一件天蓝色的上衣。他在镜子前照了很久，他发现自己和前几年没有什么变化，岁月对他的侵蚀

只是脸上的胡子更重了些。他喜欢这件天蓝色的上衣，他觉得只有这种颜色才能配得上深圳的阳

光。他也希望叶枫会喜欢这颜色。  

 

晚上，沈繁早到了一些。可是他发现叶枫比他还要早。他发现叶枫变了，以前整洁的寸头变成了

齐肩的长发，T恤衫、牛仔裤、运动鞋……他变得时尚多了，而且更有男人味儿。还没等沈繁说
话，叶枫就把他拉进怀里，紧紧地拥抱，右手在沈繁背上狠狠地拍了几下。沈繁险些喘不上气来，

推开枫，使劲儿给了他一拳，  

“干嘛那么使劲儿，差点死了！”  

“这么多年没见，还记得我？”  

“不记得了，早忘了！”  

“废话少说。我饿了，咱们吃饭去，好好聊聊。”  

沈繁紧跟着叶枫，俩人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闲扯起来。沈繁在心里想，虽然叶枫的穿着和以前大

不一样，肤色也黑了不少，但是，如果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还是确信自己能够认出叶枫。在

他心中，这个老朋友有那么独特的气质：沉默的时候从眼神中流露出的那淡淡的忧伤，好像他的

面颊、眼角、眉梢都是被悲伤刻画出的。可是，当他的眼神投射到你的脸上，对你微笑时，那明

媚的笑容又是那么迷人，阳光得让人着迷。  



   
叶枫带沈繁去了个京味餐馆。他们点了几个两个人都爱吃的菜，要了两瓶啤酒。在沈繁的印象中，

他和叶枫从高中毕业之后就没有怎么好好的聊过。这六年里似乎只是见过几面，而且都是匆匆。

叶枫告诉沈繁，高考失利后，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走出来，可能是因为人生的第一次梦想没有

实现，有些想不通，不过还是开始了大学生活。可是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太大了，他忍了半年，最

终还是退学了。复习了半年又参加了第二年的高考，考的也不是很好，被一所市属大学录取了，

读广告专业。四年里，他活得挺辛苦，家庭的变故、思想的困惑、现实生活的欲望……但是叶枫
微笑着告诉沈繁，现在他过得挺好的。由于在大学里成绩突出，从小对文字又有着不错的领悟，

毕业后他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这就是他为什么会来到深圳。他们聊了很多，以前的学校和老师，

各自的生活，还有叶枫上学时喜欢的那个女生。  

“你本来就又帅又有才，现在还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有没有女朋友啊？”  

叶枫脸上的笑容很快消失了。沈繁觉得叶枫在用一种非常奇怪的眼神看着自己，那目光强烈得让

人无处闪躲。  

“你怎么了？”  

叶枫不作声，喝着酒。 

“总该有女孩子喜欢追求过你吧？” 

过了一会儿，叶枫笑着看着沈繁，  

“没有，一直没有。或许……有，但我不知道。”  

他们吃晚饭，已经晚上九点了。深圳这个南方城市让沈繁有太多的新鲜感，微潮的空气，明媚的

阳光，即使是夜晚，街头依旧繁华，仿佛白天的日光化作夜晚的能量点亮了这座不夜城。叶枫依

然在沈繁的左边，这让沈繁觉得他们就像是漫步在北京的街头。叶枫执意要去沈繁住的旅馆看看，

这一路上，他的话很少。  

   
到了旅馆，叶枫和沈繁面对面坐下，叶枫捧着沈繁给他倒的一杯茶，小口地喝着。他静静地看着

沈繁，他不知道沈繁到底变没变，对自己的感情是否还像几年前那样。不过他确信，如果沈繁不

在乎他就不会来深圳，更不会见他。想到这里，他就变得兴奋。  

“对了，我来之前，从北京给你带了点吃的，我想你也有一段时间没回北京了吧。”  

沈繁边说边走向放在桌上的旅行包，  

“还有，我来之前去了一趟你家，你妈妈让我给你捎了点东西。嗯……还有你的那些狐朋狗友们
也给你……”  

话还没有说完，一双手从后面紧紧地抱住沈繁的腰。是叶枫，他的身体死死地贴住沈繁。沈繁低

下头，他看到叶枫的双手在沿着他的腰，慢慢地向前摸着，很慢很慢，就像十条贪婪的小蛇，慢

慢爬进沈繁那件天蓝色的上衣下面。其中几个在沈繁的肚脐周围轻轻地画了几圈，十只小蛇最终

紧紧地缠在一起。沈繁一时不知道怎么是好，就在叶枫的双手要更紧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他使

劲抓住叶枫的手，挣脱了。  

“小孩儿，别瞎闹！”  

“我从来没有闹过，我只是想你，特别特别想，你知道吗？”  

“对了，你的小侄女让我带这个小娃娃给你……”  

沈繁想岔开话题，谁料叶枫一手夺过那个可爱的小丑娃娃，  

“去他妈的娃娃”，  

狠狠地向墙上摔去，  

“你听我说，你只听我说，好吗？”  

叶枫的声音大得让沈繁有些害怕。  

“我不想听。”  



“你必须给我听着”，  

叶枫再一次抱住沈繁，这次的力量很大，沈繁感到他的身体里面的五脏六腑都快被挤出来了。  

“枫，你放松些好吗？我听你说，我都听！”  

叶枫渐渐放松了一些，不过身体更紧密地贴住沈繁。沈繁无法想象在叶枫的身体里面有着怎样的

一股暗涌。叶枫的头靠在沈繁的左肩上，深深地贴着沈繁的脖子，头发散在沈繁的左脸上。沈繁

能闻到一股香气，淡淡的，这使得他的心平静了一些。  

   
“我以为你永远都不会理我了。我太想你了，每时每刻，每分每秒，你知道吗？你不用说，我想

你肯定知道。你知道我高考时为什么会失败吗？因为你让我的心乱了，我根本不是从前的我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退学吗？因为我发现我和你在同一所大学。说实话，我真他妈的想忘了你。所

以，我离开那所学校。我本以为自己离你远些，就会眼不见心为净的忘了你。可我怎么那么没有

出息。”  

说到这里，叶枫自己笑了起来，像个可爱的孩子。  

“枫，你别说了。我求你别说了。”  

“不，我没有怪你，也从来没有怨过你。我想你肯定有你的难处，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不会每天

都等着你，每天都想看见你。你应该知道我爱你，对不对？我知道你肯定还爱我。”  

   
说到这里，沈繁感到叶枫的嘴已经凑到了他的脸。他极力地向右转头，希望和这个男人不要再有

亲密的接触。只是他越是躲避，也封把他抱得越紧，脸凑的越近。沈繁不知所措，他感到自己的

左耳垂正在被叶枫那潮湿的舌头，灵活地拨弄着。叶枫的唇就像是经验丰富的猎人，在随心所欲

地和一只弱小的兔子周旋，抓住又放掉，不时亲吻着他的脖子和面颊……  

   
沈繁没有再作挣扎，因为他很清楚就凭他的力气是没有办法挣脱的。他也不敢喊，他觉得刚才叶

枫的那两嗓子带来的动静已经够大了。他不想招来其他人，那样只会更麻烦。沈繁告诉自己要冷

静，来深圳就是为了和叶枫说个明白的。这些想法在他的脑子里飞快的闪过。叶枫的左手紧紧地

揽住沈繁的腰，右手伸进蓝色的上衣里，不停地摸索沈繁的上身，不时地用力捏着他的胸膛。沈

繁能感到叶枫那滚烫的身体正紧紧地贴着他。他想躲避枫的嘴唇，虽然一切都是那么无力。他觉

得他在被一种强大的力量压着，让他自己慢慢的大口喘气。他的右手使劲儿撑住桌面，左手只得

扶着面前的那一面沉默的墙。 

 

“枫，你不要这样，我讨厌你这样。咱们不能坐下来安静地说嘛？” 

枫像只发了疯的狮子，什么也不说，什么也听不进去，这让沈繁害怕。猛地，叶枫抱住沈繁的腰

将他狠狠地按在床上。沈繁的心瞬间抽了一下。他看着叶枫迅速地脱去了上衣，松了皮带。他知

道叶枫要做什么，他很清楚。他的双手被枫牢牢地按在床上，就像是被两个铁箍绑在铁床上一样，

双腿被枫的身体死死地压住。他看到叶枫的头钻进他蓝色的上衣里面，他能感到自己的腹部在被

枫的舌头舔着，然后是胸口、脖子……沈繁感到自己的身体在慢慢变得潮湿，他不知道怎么会变
成这样，这一切都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什么都没有说明，任何话还没有表白，怎么会成这样……  

   
沈繁感到自己的双腿内侧被一个硬硬的东西紧紧地抵住，那一刻他感到是那么屈辱，瞬间他的双

眼噙满了泪水，他像僵尸一样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直直地盯着天花板。枫退去了沈繁的上衣，

他的整个身体完全压在沈繁的上面，他的嘴去找繁的嘴。忽然间他看到沈繁的眼里满是泪水，像

死人一般面无表情，枫愣在那里，呆呆地看着自己身下的繁，大口地喘着气。他不知道曾经那么

爱他，自己始终爱着的人是怎么了。  

   



沈繁看着叶枫，死死地盯着枫的双眼，在他看来，眼前的人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枫了，从他的眼

睛中他再也无法看到叶枫曾经的那颗无尘的心。他觉得眼前的枫只剩下了一个躯壳，没有了魂儿。

他推开枫，抽出身体，使出浑身的力气重重地给了枫一个耳光，  

“滚，滚开！”  

他叫喊着，声嘶力竭。  

“为什么，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的，为什么要骗自己，就算你骗了自己，你根本就瞒不了我！”  

叶枫显然被这一记耳光激怒了，他狠狠地抓住沈繁的胳膊。沈繁感到枫的十指就像是抠进了自己

的肉里。  

“你不懂什么是爱，你根本不懂！”  

“那你告诉我，你要我怎么爱你。就算我不会，你可以交给我，你说啊！”  

“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爱过你，从来没有，你听见了吗？满意了吗？”  

沈繁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他的身体在颤抖，他感到无助。枫松开了手，坐在那里静

静地看着沈繁，忽然，他抡起右手重重地朝沈繁的脸打去。沈繁被打得感到头直发懵，不过他知

道自己的嘴角流血了。  

   
沈繁的眼泪涌了出来，他的脸火辣辣的疼，他的心在隐隐作痛，就像是被枫握在手里使劲儿的捏。

他的喉咙被人堵住了，发不出声音，即便是苍白的大叫也在喉咙处嘎然而止。他看着叶枫，泪水

让他的视线模糊，枫跪坐在床尾，整个身子靠着墙，像个雕塑。他只是静静地望着沈繁。这时，

在这间屋子昏暗的灯光下，沈繁感到往日在他心中是那么高大健壮的枫像个被掏空了的躯体，蜷

缩在那里。枫那长长的头发散乱地贴在脸上，顺着脸颊，汗水在不停地滴落，或许是泪水，落在

枫那缓慢起伏的胸口。整个房间死一般的安静，屋外的夜色像是缓慢流动的粘稠液体，拼命地挤

进这间不大的屋子。枫显得那么苍老，沈繁感到岁月就像把尖刀，时刻雕刻着枫的身体和灵魂。  

   
“对不起，我……”  

“你怎么能那么说，怎么能那么说”，枫的声音颤抖，“你真的没爱过我吗？”  

“现在说这些没用了，你要明白我的意思……”  

“你真的没有爱过我吗？你告诉我，繁繁，是不是真的……”  

沈繁的脑中一片空白，他不知道该和枫说些什么。沉默了许久，他挪到枫的面前。他的双手拨开

散在枫脸上的头发，他又一次看到枫那双象泉水一样清澈的眼睛，从这双眸子可以看到枫的心。

他双手捧着枫的脸，  

“我知道，我知道你爱我，我一直都知道。我以为这些年过去了，你会忘了一切，看来我错了，

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他轻轻地在枫的额头上吻了一下，“我也爱你，不过，那是曾经。对不

起。”  

枫哭了，他把头埋在沈繁的胸口，紧紧地抱着沈繁。  

“请你忘了我，枫，我只能说这些，对不起！”  

沈繁抱着叶枫，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背，任他在自己的怀里抽泣。  

   
已经是夜里三点钟了，在沈繁的怀里哭了一会儿，枫睡了，睡得很熟，像个哭闹了一天的婴儿，

终于安静的睡去。沈繁就这样靠着墙，搂着枫，他的右臂已经麻了，但是他不想动弹。他怕弄醒

枫，他现在只想这样静静的抱着枫。在枫熟睡时，他悄悄地问了枫的鼻尖和嘴唇。他默默地流泪，

不敢发出声响。他的脑子时而清醒时而混乱，被空白和嘈杂交替占据着。他想到了从前：  

   
在内蒙古，他们躺在草原上，看着满天的星星。枫说这是他第一次那么清楚的看到银河，星星真

的是触手可及。他告诉枫他想去一个“白天有彩虹，晚上看极光”的地方，幸福平静的生活。他



说也许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这么个地方，不过在他的心里这个地方一直存在。枫告诉他一定会有

的，他清楚地记得叶枫当时的表情和眼神，永远也忘不了。  

   
他又想到枫第一次吻他，那么突然。让他心悸，却又深深地沦陷。心像是一座废弃的空城，被他

占据，还原了绿色和斑斓。他又想到那一年的夏天，在无人的教室里，他们忘情地拥抱、亲吻……
之后似乎一切都变了，变得说不清楚，让人痛苦。  

   
他想过各种方式去和枫说些什么，但是他不知该怎么说明。他拒绝枫的任何请求，拒绝见面，拒

绝谈话，他想以此表明，发生的一切似乎都是一个偶然，不，是意外！他也想过一些“狠招”让

枫死心。  

   
他又想到了在毕业聚会上，他特意邀请卓敏过来，他知道卓敏是喜欢他的。在饭桌前，他们都喝

了酒，都有些醉了。他拉着卓敏的手，大声向全班同学说自己喜欢卓敏，希望她做自己的女朋友

吧。在全班人的祝福欢呼声中，卓敏只是害羞地点点头。沈繁记得当时的卓敏，双颊绯红，美极

了。他想，也许自己已经走出了那一片云所笼罩的天空，向一片新天地迈去。他同样感到有一双

冰冷的目光在静静地注视着他，他不敢与枫对视。  

   
他清楚地记得，他拉着卓敏走到外面，他们第一次拉着手，漫步在街上，天空阴沉，飘着丝丝的

小雨，让人很舒服。卓敏一直不作声，只是静静的走。沈繁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卓敏，他不知

道，不过他知道卓敏喜欢自己。想到这些，他把卓敏的手攥的更紧了。在一个街心花园里面卓敏

停下来问他为什么没有提前告诉她，沈繁说是为了给她一个惊喜。他们在那里拥抱，那时沈繁和

卓敏第一次拥抱。  

   
沈繁看到枫静静地走了过来，没有惊动卓敏，在几米外的地方安静地。沈繁把卓敏抱得更紧了，

他不去看枫，不过他知道，枫一直在注视着他。他从地上的水滩看着枫的倒影，孤独地站在微风

中，站在冰凉的雨中。雨打在水滩中，只剩下破碎的倒影，斑驳的让人心碎。  

   
想到这些，沈繁又哭了。他的心很疼，他知道自己对不起枫，可是他没有办法，他责备自己那么

懦弱，那么无能。他又想到了卓敏，他问自己是不是骗了卓敏，是不是个罪人，有一天老天会不

会重重地惩罚他。他会不会永远地失去枫，失去卓敏。或许，他的这些想法都是多余的，因为他

已经失去了卓敏，但是枫还依偎在他的怀里。  

   
他透过一扇窗，看着外面的黑夜，看着奄奄一息的霓虹灯，眼前的一切模糊了。他看着枫，不知

枫此时的枫是否有美梦，自己是否还有资格走进他的梦里。他累了，不知过了多久，他睡了，又

不知多久，他又醒了过来，反反复复。  

   
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他发现自己平躺在床上，叶枫已经不在了，在床头放着一个

信封。沈繁坐起来，小心地打撕开信封……  

   
午后的阳光，照得人有些慵懒。沈繁还是穿着那件天蓝色的上衣，背着他那有些泛黄的背包，走

在深圳的街上。他想再多看看这里的景，多闻闻这里的空气。他知道，也许过不了多久这些鲜活

的场景就会褪去颜色和声音，而他也可会在别的城市中漫步，感受新奇，但是他知道，有的事情

他一辈子都不会忘。  

   



下午，沈繁坐的火车缓缓地驶出站台，开向北京。窗外的景物飞逝，他始终注视着前方，没有回

望身后的景色…… 

 


